




一王二贡爷的 女

母亲的祖籍是四川省的宣汉县。

里，有个叫宣汉是川东北一个相对富庶的地方。距县城

清溪场的镇子，出镇约半里路，有个山青水秀的村子王家坝，这

里就是母亲的故乡。

王家坝像四川的绝大多数地方一样，每户人家都隐蔽在一

片茂密的竹丛下，纵横交错的石板路尽力地维系着这个古老村

落从先辈起就形成的格局。我母亲的家在王家坝的最南端，紧

傍着清清的清溪河。

故乡给母亲留下了许多温馨的回忆。在母亲不知写于何时

的一篇文章中，她用清新的笔触这样描述她记忆中的老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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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挂果

我家的院子很大，我的哥哥们常在院中踢足球，这给我

的印象很深，我很羡慕我的哥哥们。爷爷为了方便他的两

个已成家立业的儿子独立门户，在院墙上开了两个大门，一

户走一门，伯父家在东门，我们家在西门。一宅两门，这在

当地还不多见。“双朝门”这叫法大概也正缘于此。院子的

南面有很高的院墙，墙里是柚子树，还有两棵枇

时节，树上经常果实累累。院墙外是一大片玫瑰，往前是一

个大堰池，池里种藕，荷花开时，一池娇粉嫩绿，成了王家坝

的一处景致。绕莲池是果林，有桃、杏、核桃等多样果木，再

往前是一片葱葱茏茏的大竹林。

河对岸有一座不大的山，叫四望山。我想这山名一定

和一个美丽或凄婉的故事有着某种联系，但直到我离开故

乡，也没弄清这山名的来历。隔河相望，四望山满目碧绿，

优雅秀美，宛如一个妙龄女子。杜鹃花盛开的季节，姹紫嫣

红，整个一座山成了花的海洋。山上的野兽、野果子很多，

在我们孩子们的眼中，那是一个充满了诱惑的去处。秋天

野果成熟的时候，哥哥们会在放学后，带着我，到四望山上

去摘野果，那是幼时最让我心动的事情⋯⋯

解放前，“双朝门”在王家坝乃至整个清溪场，名气都很大。

母亲是“双朝门”西门王二贡爷的么女。

王二贡爷是乡邻们对姥爷的尊称，以至人们淡忘了他的真

正名字王天保。贡生的身份使姥爷成了王家坝最有头脸的人

物。据说，当年的县令还专门派人送来了写有“诗书传家”的金

字大匾，那匾一直挂在“双朝门”的西门上，直到辛亥革命后才取

下来。姥爷的贡生身份不能不说是“双朝门”闻名遐迩的一个重



日，她是“双朝门”西门王月

要原因。母亲记事时，辛亥革命已经过去了十多年，她虽然没有

见过那块县太爷亲笔题写的金字大匾，但听到乡邻们称呼她的

父亲时，依然沿用的是王二贡爷这叫法⋯⋯

年我的母亲出生于

二贡爷最小的孩子。

母亲说她生下来很小，她是听她的母亲也就是我的姥姥对

她说的。姥姥说：“你落地时像个小老鼠。”姥姥说她曾担心她长

不大。

姥姥共生了十二个孩子。十二个孩子中，有四个没有活到

懂事的年龄就夭折了。母亲是王二贡爷的么女。活下来的八个

孩子中，二男六女。两个男孩子是二哥和三哥；女孩子的长幼之

序是从东门伯伯家的孩子挨着排下来的，五个姐姐依次为五、

六、八、九、十，母亲排十二。母亲这一代在王家属“心”字辈，二

哥心敏、三哥心正，母亲六姐妹依次为心诗、心雪、心群、心文、心

国、心兰。

兰”改成了“新兰”，年代久远，她已忘母亲参加革命后把

记了改名字的具体时间和缘由。不知这样一改是不是显得更革

命些，反正我们五个孩子都觉得还是母亲原先的名字好，不俗，

有文化色彩。我们发表这样的意见时，母亲总是笑一笑，说：“这

名字跟了我一辈子，也不错。”

我的姥爷王二贡爷在母亲六岁时就去世了，那时她已初晓

世事。在母亲的印象中，她的父亲常年穿件青布长袍，举止儒

雅。有时他也穿短衣短裤下田，耕耱犁耙插秧点豆，样样在行，

那时他就和一般的农夫没有两样。他还经营着一个颇有规模的

油坊，雇着几个工人、伙计，还有一个管账先生。油坊自己榨油



宏文

出售，也来料加工，油坊收入是家庭的一项重要的经济来源。姥

爷如果不忙，有时也到油坊去照护一下。姥爷开明公道，乐于助

人，加上他的贡生身分，深受乡里敬重。周围十里八乡，凡有婚

丧嫁娶，疑难不决之事，不管认识不认识的，都要拐弯抹角托人

请他出面主持。姥爷看重读书，母亲记事时就常听他说：“耕，养

命；读，达理，二者废一不可。”他的女娃儿多，旧社会女孩子不能

上学，他就在家里开私塾，请了个国学底子很厚的老先生教他的

女儿们读四书五经。母亲前面几个岁数大点的姐姐都能把《三

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女儿规》和《论语》背得滚瓜烂熟。

母亲没有读过家里的私塾。五四运动后，各地都在办新学，

就在母亲出生的头一年，王家坝有了第一个新式学校

小学。母亲的两个哥哥和最小的姐姐心国都是宏文小学的学

生，她五岁的时候，姥爷也把她送到那里去读书。

宏文小学对于母亲日后参加革命至关重要，在这所学校里，

母亲不仅读书习字，还接受了最初的革命启蒙。

穿着长过膝盖的童子军军服，学唱革命歌曲，念总理遗嘱，

师生同台演文明戏，远足旅行⋯⋯母亲至今回忆起当年在宏文

小学读书的情景，眼睛里还会放射出神往的光彩。

宏文小学的创始人就是她的叔叔王维舟。

母亲说是她的叔叔王维舟将她引进了另一个天地。

解放后，王维舟姥爷是我们家的常客。那时他在成都工作，

任中共西南局常委、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每逢到北京开会，

总要来看看我们一家。我第一次见到他时，还不到五岁，母亲让

我们五个孩子叫他“外公”。外公给我的印象是个子很高，留着

短胡子，说着四川话，是一个挺随和的老头儿。



岁寿辰，朱德、吴玉章等撰文祝贺。延安的委常委的王维舟

年

及至长大些，才得知这个看上去挺随和的外公竟是个叱咤

风云的人物。在大革命失败后，他在极端艰苦的环境里坚持六

年游击战争，创建了川东北第一个游击根据地，而这个根据地日

后成为红军四方面军在四川站住脚根并发展壮大的基地。

对于王维舟姥爷的高风亮节和他对革命的特殊贡献，老一

辈革命家在各个时期都给予了高度评价。

年春节，毛泽东为王维舟题词：

忠心耿耿，为党为国。

月 旅旅长兼陇东分区专员、陇东特日，时任

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于当日在第一版以《努力革命二十年如

一日 王维舟旅长五十六寿辰》为题，发表了消息。同日同报

同版还刊登了以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领衔的贺电，同贺的有贺

龙、关向应、高岗、徐向前、林彪等人，电文如下：

笔者注）中的董必

年，王维舟七十八寿辰，当年延安“五老”（系董必武、

徐特立、谢觉哉、林伯渠、吴玉章等五人

武、谢觉哉赋诗祝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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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王善人”造反

年，原名王天祯，和母亲的父亲王天保

年

谢觉哉的贺诗为：

永是车头不落尘，反清反帝到而今。

爱民爱党心如火，名将从来多善人。

董必武的贺诗为：

，吾华革命典型重。廿纪生经大半

与君先后共奔走，顾盼红旗含养颐。

这样一位功勋卓著的人物，竟没有躲过文化革命的劫难，在

月 日含恨去世。林彪、“四人帮”的诬陷、迫害下，于

那时，母亲还在接受没完没了的审查，我则在绵阳的清华大

学分校里当泥瓦匠，没人告诉我们王维舟姥爷去世的消息，我们

都没能为老人送葬。

后来，当母亲得知王维舟姥爷已辞世而去时，她把自己关在

一间小破屋里，整整哭了两天。

王维舟出生于

都属王家的天字辈。他八岁入馆读私塾，十四岁缀学务农，十九

岁到县城学商。在王维舟眼中，西方列强骑在中国人头上称王

称霸，大清王朝积弱积贫，死相已露。为了救国救民，王维舟于

年，清政年到成都考入东门外的工兵学校半工半读。

府把修建川汉铁路权出卖给英、美帝国主义，四川爱国志士发起



月，王维舟到成都警备军官学校学习，毕业后任

保路运动，王维舟是斗争中的积极分子。当年 月 日，四川总

督赵尔丰悍然出兵镇压保路运动，当场打死示威群众数百人，伤

者无数，酿成震惊中外的“成都血案”。亲历了这一斗争的王维

舟欲哭无泪，对腐败的清政府不再抱任何幻想，连夜潜回东乡

（即宣汉），决定进行武装斗争。

家乡的土地，成了王维舟向旧世界宣战的舞台。

回到东乡后，他首先联合龚汉山、刘子丰等进步青年，与同

盟会员景昌运等人通力合作，成立了东乡同志保路军，广泛发动

群众，经过四十多天的秘密准备，全县五十多个场镇的数万群众

月 日，辛亥革命爆发，远在川东北被组织了起来。 年

的王维舟等积极响应。 月 日，在他的率领下，手持刀矛棍

棒、土枪土炮的同志军兵分四路围攻东乡县城，活捉了知县吴巽

和征收局长吴朝清，打开监狱，释放了全部犯人，推翻了清政府

在东乡的统治，成立了东乡军政府，王维舟任警备队长。嗣后又

联合大竹孝义会首领李绍伊向绥定（绥定道，驻达县）进军。围

攻十余日后，府官广厚（满人）乞求投降。起义军入城成立了达

县军政府。东、达光复后，王维舟立即响应孙中山的号召，挑选

精悍士兵两千余人，编为北伐大队，自任大队长，准备北伐。但

不久南北议和，清帝退位，北伐告停，辛亥革命就此结束。他指

挥的北伐大队缩编为一个营，其余人员遣散回家。他仍担任宣

汉县警备队长。

年

绥定道警备司令兼达县的警备队长。

年 月，袁世凯复辟帝制，王维舟怒火中烧，当即邀集

达县国民党进步人士陈荫槐、洪秀笙、尹守白等商议，组织护国

讨袁军，自任总司令，首先推翻了达县知事，接着攻取营山等地。



月，他在莫斯科参加了庆祝十月革命四周年庆祝大

绍，他于

年，孙中山“护法”运动兴起，王维舟所部改称“靖国

军”，与北洋军吴光新部展开激战，连克四川开江、云阳、奉节、巫

山及湖北秭归、巴东、利川、建始等县。王维舟升任七师三团团

长兼任边防司令，亲驻奉节镇守夔门。不久，调赴万源，抵御陕

军侵扰。此时，川、滇、黔各路军阀部队以援陕为名各霸一方，混

战不休，黎民百姓仍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失望之极的王维舟

年春自动弃职离开四川，独身一人来到了思想活跃的上

海，寻求救国之路。

在上海，王维舟开始了他人生的重大转折。

使他发生这种转折的是一个叫金笠的朝鲜人。

金笠是朝鲜共产党上海支部的负责人，一个偶然的机会，王

维舟认识了他，几次交谈之后，王维舟感到共产党的主张正是自

己孜孜以求的理想，二人于是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后经金笠介

年 月加入了朝鲜共产党上海支部。

此时，中国共产党还没有成立。

这年底，王维舟被朝鲜共产党金笠等人派往苏联学习。

年

年，他出席在莫斯科召开的远东各国共会，见到了列宁。

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代表大会。那时中国共产党已经成立，中

共派出参加会议的代表是张国焘

万余元，购成急需

年夏天，王维舟回国，在北京同吴玉章等一道组织“赤

心社”，宣传马克思主义。为了帮助处于困难中的苏联，他们又

在北京发起“俄灾赈济会”，发动各界募捐

物资运往苏联。随后他又到上海组织募捐活动。在上海，他四

处打听金笠，才得知自己的这位异国知己已被反动派杀害。那

天，他独自徘徊于黄浦江边，在凄冷的寒风中站了整整一天，金



缺，为了抓枪杆子，在大革

月，王维

月，王维舟来到大革命的中心武汉，在吴玉章的

领导下做党的统一战线工作。在此期间，他到毛泽东的农民运

动讲习所学习，第一次见到了毛泽东，并转人中国共产党。

国民党发动反革命政变后，王维舟遵照“八七会议”确定的

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总方针，回到川东，组织

万源李家俊、达县唐伯壮、宣汉雷玉书等人，分头秘密发动群众，

建立了川东游击军。母亲的两个哥哥因为闹学潮被县府通缉，

也离家参加了游击军。游击军武器

年

命时期就人了党的六姐的丈夫任峻卿担任了峰城地区民团团

长，控制了部分地方武装。经过艰苦的准备，

年

笠的影子在他的眼前挥之不去。

王维舟第一次看到了共产党人流血。

年底，他接到母亲病危的急电，返回宣汉王家坝。

春，处理完母亲的丧事，创办了宏文小学，并担任校长。

王维舟自苏联回来后，就一直在进行党的地下活动，宏文小

学名义上是学校，实际上是他办的一个党的秘密联络点，学校的

教员朱先儒、罗新鼎、王波等都是共产党员。他利用校长的公开

身份，秘密发展党员，党的基层组织很快发展起来。母亲的几个

哥哥姐姐和姐夫任峻卿也在这一时期先后秘密加入了地下党。

王维舟是个理想主义者。作为职业革命家，他从不准乡人

喊他“老爷”、“东家”。为了将理想付诸实践，他把祖上留下的田

地全部分给了穷人、佃户，当众烧了地契。“王善人”的名字因此

不胫而走，很快传遍了整个宣汉。他的这一举动，也引起了反动

派的注意，国民党县党部开会，专门布置各镇各场要“严密注视

王维舟动向，稳定地方秩序”。王维舟出门，好几次发现有人跟

梢。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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舟从开江向万源李家俊处运去一批枪弹，同李家俊一道，领导了

著名的川东起义，向盘踞在川东北的军阀刘存厚打响了第一枪。

随即，革命风暴迅速遍及万源、宣汉、城口三县，游击军不断袭击

国民党地方政权，处决罪大恶极的反动派头子。军阀刘存厚慌

了手脚，紧急调集优势兵力进行围剿。王维舟派冉南轩、孙安泰

成功策动刘存厚一个连起义，投奔游击军。游击军最盛时，有两

千余人枪，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坚持战斗一年多，粉碎了敌人多

次围剿。

军阀刘存厚把王维舟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出两千元大洋悬

赏他，并派了重兵进驻清溪场，还有一个连驻进了王家坝，连长

就住在我母亲的家里。母亲还记得那个连长的样子，白白净净，

眼睛很小，不到三十岁已经发福了，爱吃猪大肠，还特别喜欢小

孩，见了母亲，总要拉住问东问西逗一阵。国民党连长经常指挥

他的手下四处活动，搜山，抓人，给地下党和游击军的联络造成

很大困难。地下党看母亲年纪小，不易被怀疑，就经常派她去送

信。送密信不敢走大道，要从村后的一片密林中穿过去。第一

次通过那片阴森森的密林，母亲十分害怕，稍有响动，就以为碰

上了野兽，野藤缠了脚，还以为被什么咬住了，连滚带爬把信送

到目的地时，浑身上下全被汗水打湿了。

当然，最惊险的是在送信的时候碰到敌人。一次，母亲到好

几里外的一个佃户家里去送信，要穿过村后的那片树林。谁知

刚走到林子的边上，正好碰上那个白脸连长从林子里出来，她不

禁大吃一惊，心想他到这里来干什么。躲是来不及了，她就硬着

头皮继续往前走，一边想着应对的办法。走近了，没等连长问

她，她先开了口：“长官，摸到这里做啥子？”

“烦得很，玩玩，想打只野鸭吃。”连长说着，拍了拍吊在屁股



上的盒子枪。

母亲想，怪不得刚才隐隐约约听到了两声枪响。

“没得打上？”母亲故意问。

“妈的，草太长，打不上。”

母亲像忽然想起什么似的，说，“今儿晚上，伙房有卤大肠。”

连长一听笑眯了眼：“真的？”

“哪个骗你。”

连长一脸高兴，正要走，又把母亲打量了一下，说：“小娃儿，

你上哪里去？”

母亲压住“咚咚”的心跳说：“花儿跑了，有人说在那边看见

过。”母亲指了个地方说。“花儿”是家里的一只猫。

这是母亲第一次撒谎，她说从没有说过谎的她不知当时怎

么说的那么像回事。

连长说：“要不要我帮你找？”

“不用，花儿胆小，见着生人害怕。”

“那我就回了。”连长说着，在她头上拍了一下，甩着屁股上

的盒子枪走了。

母亲吓出一身冷汗，密信就藏在她的鞋窝里，那个连长竟然

一点儿没有察觉。

是的，谁会怀疑一个六岁的孩子，敢不顾生死地去闯鬼门关

呢？

看着白脸连长转进院子后，母亲骂了声“笨蛋”，赶紧撒开小

腿，跑进了那处阴森恐怖的密林⋯⋯

第二天，母亲正坐在教室里上课，忽然听到从清溪场街上传

来了一阵密集的枪声，学校里秩序顿时大乱。她当时一怔：昨天

那封信就是送到崖上王波那里去的，这枪声会不会和那封信有



什么关系呢？昨天收信的王波看了那封信后，高兴地把她举了

起来，连声说着：“太好了！太好了！你可帮了我们大忙了！”

前些年，已经离休了的原宏文小学老师，后来在王维舟川东

游击军当支队长的王波见到母亲，旧事重提，问：“你还记得打清

溪场街的那次战斗吗？”

母亲说记得。母亲说她听到了枪响。

王波说：“那次本来想把那个民团长收拾了，那家伙不知从

哪儿听到了风声，跑了，我们弄了十条枪。”

母亲说那也不错了，那时候就是缺枪。

王波又问母亲：“你知道那次第一个该记功的是谁？”

母亲摇头，说不知道。

“是你。”王波说，“那次就是收到你送的信后，我们才决定打

清溪场的。”

王波的话证实母亲当年的感觉是准确的，当时她就感觉到

那阵枪声与自己送的那封信有关系。母亲是个聪明人。

王波又对母亲说：“我看过一篇写你的文章，上面说你九岁

参加革命，不对，应该是六岁，提着脑壳给共产党送信算不算参

加革命？”他的表情看上去很认真，不像是在开玩笑。

母亲笑一笑说：“九岁参加革命，江青还说是假的。江青说，

长征死了那么多人，一个八九岁的小丫头还能活下来？”

王波脸气得铁青，骂了句：“这个臭婆娘，你送信那阵她还不

知在上海滩干什么呢。”骂罢他又看着母亲说，“没有死是你命

大，按老百姓的话来说，这叫造化！”

母亲笑笑，给她当年的启蒙老师续上一杯茶。



三革命启蒙

父亲和母亲，我把他们参加革命分成了两种不同的类型。

父亲是江西兴国城里一个泥瓦匠的儿子，纯正的工人血统。

苦难和屈辱是自他诞生起就挥之不去的阴影，按照阶级分析的

观点，他投身穷人的革命，理所当然，顺理成章。母亲则不然，一

个大户人家的小姐，舍弃浮华而走上了一条前途未卜的人生道

路，我把它归之于追求正义的理性选择。

她的红色启蒙教育以及她最接近的一些人，在她完成这一

选择上起了催化作用。

笔者注），除

就在大革命失败，反动派悬赏捉拿王维舟最吃紧的那些日

子，王维舟和母亲的两个哥哥却安全地躲在母亲她们家的阁楼

上。那个小阁楼平时用来存放鸦片和银元（当时种植鸦片在川

东北很普遍，在市场上，鸦片甚至可以当货币使

了姥爷姥姥，一般人轻易不能上去。王维舟在阁楼上藏匿，起先

母亲不知道。王维舟常在夜里来，来后就上了楼，有时好几天不

露面，在上面召集党的秘密会议。多数时候母亲的哥哥姐姐也

参加。姥爷去世时，母亲六岁，已懂些事了，慢慢地她有些觉察，

先是发现她的哥哥姐姐时不时地往楼上钻，后来又发现只要哥

哥姐姐上楼，王维舟叔叔也准在楼上。母亲发现他们的行动有

些神秘，神情都很庄重，她想他们一定在干什么大事情。

一次，母亲的二哥陪着王维舟上楼时，看见了坐在院子台阶

上的母亲。二哥把王维舟送上楼后，又走下来，对他的么妹说：

“记着，莫要跟任何人说叔叔在这个楼上。”

母亲也很庄重地点点头，说：“晓得。”



“待会儿还要来些人，也莫要出去说。”

“晓得。”母亲说完，又问，“你们开会吗？”那时母亲已经知道

了开会这个词。

二哥点点头。

我想，当时那种神秘、紧张的空气对于一个刚刚懂点事的小

姑娘来说，一定非常好奇和刺激，坐在院中台阶上的母亲终于在

某一天楼上又准备开会的时候，对她的哥哥说：

“我不能上楼吗？”

哥哥一怔：“你作啥子想上楼？”

“我也想开会。”

哥哥摸摸她的头说：“不行，你还小。”

母亲觉得有点委屈：“我还帮你们送过信呢。”

哥哥安慰她说：“等你再长两年，就让你参加。”

哥哥说完，上了楼。

院子里静悄悄的，风轻轻吹着，月亮挂在墙边的柚子树上，

楼上不时传出压低了的说话声和咳嗽声。母亲久久地坐在阁楼

下面，像守望着一个圣洁的梦。

姥姥出来喊她睡觉，她说她还想坐坐。姥姥说外面天太凉，

她说她要看月亮。

那些日子，母亲想了许多事情。

一天，母亲问她的二哥：“他们为啥子要抓叔叔？”

二哥说：“因为他要为穷人打天下，让世界更公道。”

母亲瞪起了眼睛：“那不是好事吗？”

“可那些官僚军阀、土豪劣绅不喜欢他。”

“他们为啥子不喜欢他？”

“因为叔叔是专为他们掘墓的，你想，他们能喜欢他吗？”



月，王维舟又回到了王家坝。他见到母亲时，只

母亲瞪大眼睛听着。

那是母亲第一次严肃地走进她的叔叔和哥哥姐姐们的世

界。那是一个让人心动神往的世界。

从那之后，哥哥姐姐经常给她讲一些在她听来十分新鲜的

事情，她从他们口中知道了什么叫“革命”，什么叫“阶级”，什么

叫“共产党”，什么叫“压迫”，穷人为什么终年辛劳而不得温饱，

土豪劣绅凭什么骑在劳苦大众头上作威作福。一天晚上，叔叔

王维舟从楼上下来，看见坐在院子里的小侄女，在她身边坐下

来，问她：“心兰，想什么呢？”

母亲说：“想革命的事。”

王维舟笑了，说：“娃儿，你长大了。”

母亲记得那天晚上没有月亮，星星很繁很低。她说她不记

得维舟叔叔有那么清闲的晚上，那晚她跟叔叔坐了很久。叔叔

知道得真多，叔叔对她说世界上有个国家叫苏联，在那里，人人

平等，没有穷人和富人，没有小姐和丫头，没有剥削和压迫，人人

都是国家的主人。她向往地说，我们要是能那样就好了。叔叔

告诉她，我们现在干革命就是为了那一天，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

的明天。

以后的好多天，母亲一直想着那个人人都平等的苏联⋯⋯

后来，王维舟终于走下小阁楼，离开了母亲的家，她的两个

哥哥也跟上他走了。他们奔波在宣汉、开江、梁山一带的广大农

村，发动群众。沉寂了几个月的川东大地又沸腾起来了。他们

走过的地方，红红火火地建起了农民协会、妇女会和游击队。

母亲心里明白，这些都和小阁楼上那些秘密会议有关。

年

摸摸她的头，什么话也没说，又上了小阁楼。过了几天，母亲才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